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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鴻詩集 2002-2006 

土製炸彈 
 

 

 

序詩序詩序詩序詩：：：：土製炸彈土製炸彈土製炸彈土製炸彈 

 

輯一輯一輯一輯一 [伊斯蘭花頭巾伊斯蘭花頭巾伊斯蘭花頭巾伊斯蘭花頭巾] 

流亡 

每一個醒來的早晨 

龐畢度陣雨 

地下鐵巴哈 

阿拉伯少女 

越南餐廳的魚 

青年旅館 

和平飯店 

阿姆斯特丹 

土耳其磁磚 1 

土耳其磁磚 2 

偶像崇拜 

伊斯蘭花頭巾 

邊界封鎖 

凡城的貓 

回望高加索 

與四名庫德族青年同車下山 

特洛伊搖籃曲 

寫在手臂上 

幸福只有一盞蘋果茶的時間 

我們辛勞工作卻一無所獲 

世界的一分鐘 

全世界的夏天都在巴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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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二輯二輯二輯二 [反美詩反美詩反美詩反美詩] 

世界 

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爾愛其禮，我愛其羊 

戰爭搖滾 

展佈的與掩蓋的 

士兵與平民對峙 

哈利波特 

畫筆與石頭 

聞以軍退出加薩走廊 

消失的土地 

山不是家──為樂生而作 

可以忘記 

郵包炸彈客 

 

輯三輯三輯三輯三 [孩子與詩行孩子與詩行孩子與詩行孩子與詩行] 

先知的懺悔 

學習單 

生活週記 

美的教育（六年級） 

國語課考前複習 

母語課 

孩子與詩行 

Nalakuvara 

愛麗思夢遊真實世界 

文化論壇討論流程建議 

 

輯四輯四輯四輯四 [無頭騎士之歌無頭騎士之歌無頭騎士之歌無頭騎士之歌] 

所愛 

少女 

手相師 

消失的人 

強迫症患者 

惡臭 

When Time Takes Time 

七孔 

生日宴會 



 3 

一路獨行 

無頭騎士之歌 

星期五白天 

下小雨 

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 

美麗的青春 

詩與世界 

另一個人生 

穿牆人 

鋼管史 

革命情操 

水源路伊甸 

 

後序後序後序後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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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製炸彈 
 

 

驅除紅番 

建立美利堅 

 

驅除猶太人 

建立德意志 

 

驅除巴勒斯坦人 

建立以色列 

 

驅除韃虜 

建立中華 

 

驅除所有雜質 

才能提煉一首純淨的詩 

 

那些不合韻腳的字 

那些詩意薄弱的詞 

 

那些文字的屍堆 

那些文字的難民營 

 

那些文字的游擊隊 

那些文字的反抗軍 

 

一個孤兒敲碎奶瓶 

做土製炸彈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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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二 [反美詩] 
 

反美詩反的，既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強權， 

也是崇尚風雅蘊藉、超然自得的主流詩美學。 

 

 

世  界 
 

世界不在外面，而就在 

電影院那座 24小時播映預告片的螢光幕裡 

戰爭、愛情、恐怖、玩笑…… 

英雄、魔鬼、明星、小孩…… 

飛的和游的 

史前與未來 

一如我們靈魂那雙 

近視又愛睏的眼睛所見 

世界就在 

那些不斷更換 

又千篇一律的預告片裡面 

不用買票 

就會對站在那裡的你反覆播放 

而且所有人都講英語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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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給小布希的一封信 

 

和你一樣 

我也不認得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那兒是否也是美國的盟邦 

是否生長蘇格蘭、愛爾蘭一樣的黑腳羊 

是否也消費煙草、咖啡、和香腸 

 

威爾斯是否有豐沃的油田 

油管可以橫越大西洋 

是否一日五回聆聽真主過時的訓誨 

是否有足夠的廢墟分給你的承包商 

 

威爾斯是不是一塊賤民的土地 

讓你銷售的軍火可以實地演習 

是不是一座龐大迷宮般的傳統市場 

是不是一片規劃整齊的加工出口區 

 

威爾斯是不是一片暖化的永凍土 

掀起颶風清掃你的貧民窟 

是不是迪士尼的下一個樂園預定地 

向那些黑白人生販賣彩色的國度 

 

威爾斯是不是一個偏遠的小島 

可以讓你派潛艇去征收保護費 

每日一句英語全民從小就記牢 

好讓他們在聯合國的掛號處繼續排隊 

 

我也不認得威爾斯在什麼地方 

但是一個小女孩不會忘記，在那裡 

她第一次放聲歌唱 

和全世界的人一樣我們彼此並不熟識 

但是我們都認得小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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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英國少女歌手夏綠蒂訪美時受總統接見。布希問她是哪裡人，她回答：「威

爾斯。」布希問那城市在哪一州？她指正說威爾斯不是城市，而是英國的一個行政

區，猶如美國之一州，令布希十分尷尬不悅。 

按英國為美國在九一一後發動的戰爭中最堅定的盟友，有英格蘭、蘇格蘭、威

爾斯、及北愛爾蘭四大行政區。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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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愛其禮，我愛其羊 
 

還有哪裡可以藏匿一頭羊？ 

美容院？育嬰房？ 

遊樂場？洗衣店？ 

還是我的臂膀？ 

不要舔我的脖子 

不要啃我的盆栽 

不要便便在我的地毯上 

我不是你的主人、養父，只是 

一頭同樣的哺乳動物，你的毛還比我長 

 

殺一頭羊賀喜婚床 

殺一頭羊祝壽慶生 

殺一頭羊給賓客下酒 

殺一頭羊來賄賂諸神 

殺一頭羊令颶風遠離 

殺一頭羊讓儀式神聖 

讓充滿罪疚的眾人 

心靈解脫超升 

無須開庭無須問罪 

沒有 SNG連線報導也沒有抗議布條 

就憑牠的品種、血肉、皮毛 

就憑牠吃過的青草 

就憑牠同為上帝所造 

機不可失，禮不可廢，再加上 

女兒從軍中放假回來 

我們得趕快霍霍磨刀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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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搖滾 
 

四周已經安靜了 

我腦中的音樂還在滾滾進行 

 

飛機像鼓點瘋狂投擲燃燒彈 

潛艇像貝斯巡行 

坦克擠爆了貧民窟的巷弄 

像電吉他震碎玻璃 

石油如歌聲漫過街道和草地 

 

戰爭如同搖滾 

想改變世界的秩序 

想抗議想革命 

想用吶喊讓世人震驚 

 

（憤怒痛快發洩 

熱血沸騰了空氣 

用毀滅制衡 

自然過份的生育） 

 

但戰爭也是溫柔的 

那照明彈在暗夜曳出的光芒 

那片刻的平靜令人屏息 

那沙塵中的相片 

讓好萊塢頻頻複製樂此不疲 

 

就像搖滾樂也是溫柔的 

它了解那永遠得不到的愛情 

那永遠失去的家園 

那不可能實現的美好 Imagi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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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佈的與掩蓋的 
 

在瓦礫間 

我們重新看見自己 

那些珍貴的祕密 

和垃圾一起  雜亂地 

展佈在天空下 

如同我們不被眷顧的肉體 

回到自然 

我們也回到土狼般的日子 

把萬物視同敵人 

舌頭不尋找舌頭 

只舔舐傷口 

 

在屍體上 

我們重新搭建屋棚 

但必須費盡力氣 

先把屍體掩蓋 

把記憶和恨意掩蓋 

除了悼辭和禱文 

我們久已不記得如何唱一首歌 

沒有人在乎  那些丟完炸彈就走的人 

就像沒有人在乎  那些做完愛就逃走的情人 

我們只想 

趕快養大 

懷中敵人的小孩 

給他取一個 

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名字 

開始生活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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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與平民對峙 
 

武器把你變成一個人。 

衝鋒槍、手榴彈、坦克 

像一座移動的碉堡，像你的 

貼身盔甲。讓你不致忘記人 

多麼脆弱，並需要多麼剛強 

讓你知道殺人不仰賴激情 

只要無情 

讓你知道建設 

始於毀壞，而死亡 

始於一雙活生生的眼睛。 

你知道自己 

永遠不會是勝利者 

勝利將在你往後的恬靜日子當中 

藏身在每一碗你喝的熱湯 

每一口成分不明的可樂裡 

蝕掉你的腑臟。 

從毀壞自己 

你變成一個人。 

 

災難把我變成一個人。 

因為除了「人」我已一無所有。 

在你的槍管前 

我不願成為一個受難的代表 

犧牲的形象，用抗爭 

浪費我的人生 

為何我不是一把日日彈響的魯特琴？ 

為何我不能每晚坐在電視前百無聊賴 

痛罵連續劇的劇情？ 

為何我不能把女兒養大 

讓她有機會反叛我和阿拉？ 

為何我不能 

只為了雨季遲來而憂心？ 

一千種人生在你的槍管前消失 

只剩下一種可能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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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什麼也不想抗議 

我不憤恨也不恐懼 

我不為任何遭遇悲泣 

我拒絕被塞進世界做好的模子 

用抹消所有人性的方式 

我變成一個人。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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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 
 

 *兩百年來車臣持續反抗俄國的武力統治，至今有 50萬人（達車臣人口半數）流亡

國外。2004年 9月 1日車臣反抗軍劫持俄境貝斯蘭市一所小學，要求自車臣撤兵。俄軍

拒絕談判，直接攻堅，造成 171 名兒童及約 200 名成人死亡。一名倖存兒童說：「當時

我覺得哈利波特會來救我們。」 

 

 

然而，或許哈利波特早已來過了 

駕著快過掃帚的噴射機 

留下一串震破耳膜的音爆 

將佛地魔的基地夷為廢墟 

 

他也可能是從殘肢和腦漿中爬出的孩子 

以一貫的勇敢機智，策畫一次完美的劫持 

戴上黑頭套，拿起衝鋒槍，兵不血刃地 

索回一個獨立而和平的家鄉 

 

從哪一個長大的孩子額上 

你可以認出那著名的閃電標誌？ 

是那些攻堅的戰士 

還是和你們一同焚焦的恐怖份子？ 

 

但是活下來的你已經不會再長大了 

和那些死去的同伴一起 

你們都牢牢被拴在這裡 

腐爛的花環，破舊的黑紗 

額上的印記再也不會消褪 

再也不會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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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筆與石頭 
 

小時候我們用畫筆在白牆上塗抹 

抗議哥哥沒法選舉和旅行 

抗議姊姊沒法戀愛和工作 

抗議我們沒法露出自己的臉孔 

抗議我們沒有別的電視別的神 

 

後來別的神來了 

也帶來了電視攝影機 

他們推倒了白牆 

也炸死了姊姊和哥哥 

我躲在屋子後面 

對著坦克扔石頭 

 

如今我在異國的海灘 

用畫筆在石頭上塗抹 

賣給看不見臉孔的遊人 

多美的風景他們摘下太陽眼鏡 

他們說我的石頭 

讓他們感到幸福與自由 

那是你的家鄉嗎 

 

不，家鄉在我心中 

只是一片不毛的沙漠 

而幸福和自由── 

從小我就學會了 

那就是我的畫筆 

與石頭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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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飯店 
 

兩個巴勒斯坦人和四個以色列人組成樂團巡迴演出 

為了證明和平共存的可能 

在旅館的早餐桌上 

他們一同吃著水煮蛋 

一個人指甲比較長所以幫大家剝蛋 

另一個要去買水那我幫你買再跟欠我的三塊二一起還 

還有可以幫我買菸嗎 

他們和平地吃著水煮蛋 

蛋很燙 

有人說起小時候買蛋跌倒被母親痛打然後笑了起來 

有人說起上學途中  提琴被子彈射穿 

有人說起一個美女已經連聽他們兩場演出 

有人說起暗戀的音樂老師死於自殺炸彈 

她死還是嫁給別人  他不知道哪一樣更令人傷感 

有人說起  伊撒克怎麼又沒下樓吃早餐 

大家都同意 

這一切應該停止 

上次戶外演出下雨中輟 

並不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巴爾托克有一段特別難拉 

並不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他欠所有人錢越欠越多 

並不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水煮蛋煮得太熟 

並不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昨晚你們倆喝醉在街上扭打 

並不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然而今天的早報上 

「一個巴勒斯坦人和一個以色列人在巴黎街頭打架」 

──這標題不能摧毀我們 

買水的人回來了 

他忘了買別人的水也忘了買菸 

並不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大家繼續吃著水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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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突然哭了 

既然打架不能解決問題 

和平也不能 

大家決定乾脆痛快地打一場 

然後再去音樂廳演出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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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以軍退出加薩走廊 
 

洪水退去，我們探頭 

這苟活的墓園竟成為方舟 

從碎裂的鏡中，我重認自己的臉孔 

用碎裂的酒杯，我縱飲慶祝 

以碎裂的膝蓋，我跳舞 

以折斷的筆，我寫一本新書 

 

我要用廢棄的彈殼 

為孩子製作風鈴 

用出土的監視錄影帶 

剪接成家庭電影 

用防空洞禮讚上主 

醫院取代監牢 

用侵略者留下的雷達 

迎接飛鳥築巢 

 

我們要走到長長的海岸線 

學習游泳 

我們要和對面的敵人 

學習分享自由 

 

唯一煩惱的是 

將來，我們還能用什麼妖魔鬼怪 

來嚇唬小孩？ 

 

*2005 年 8 月 15 日，以色列軍民撤離加薩走廊，結束為期 38

年的侵略屯墾、嚴酷統治。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雖然約旦河西岸山

河未復，但多年來背負「恐怖份子」惡名的抗暴行動已初嚐甜果。

我在返台班機上獲悉此訊，數行杜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

滿衣裳……」不期然浮上心頭。 

此詩發表後，據 9 月 27 日報載，儘管巴勒斯坦已遵守停火協

定，準備和談，以色列又重新開始對加薩實施連續猛烈空襲轟炸。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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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土地 
 

我安住的土地在移動 

像有人抽走一塊織毯 

毯上的圖案抖起塵埃瀰漫 

像有人收回他贈與的禮物 

有人吹熄了剛點燃的生日蠟燭 

 

我陷入突然裂開的深谷 

然後被拋上半空 

一起散落的 

還有珍藏的情書 

放風箏的記憶 

母親愛唱的歌曲 

 

像一場風暴 

像一場毀滅性的空襲 

炸彈在四處引爆 

過後，再也認不出熟悉的學校 

街巷、郵局、工廠，或是 

關押我哥哥的牢房 

 

我失去了我的國家 

一個無法衛護我的國家 

我失去了我的城堡 

一座搭建在浮冰上的城堡 

但在黑暗的巨口前 

我不是惡龍醒來時的祭品 

不，我才是那龍，吐著火盤據 

曾經享有的幸福 

如今，我埋進某一座山崖的胸腹 

加入地球從未停止的造山運動 

身邊，我認得出恐龍和三葉蟲 

 

不要挖掘我，不要尋找我，不要探問我 

去尋找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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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國家、沒有過童年，在人為的 

風暴中偷生的姊妹兄弟 

去探問那些沒有幸福、只有苦難 

在明天等待的人 

去挖掘佔有方寸之地的 

你自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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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是家 
──為樂生而作 

 

山不是山 

只是一堆可供買賣的土方 

像把活生生的羔羊當成肉塊稱斤論兩 

餵養那些圍成一圈的豺狼 

 

山不是遮陽的樹蔭，不是迎風的草坡，不是 

野狗自由浪蕩的樂土 

只該是一條光潔的公路，壓過 

行動遲緩的蝸牛、知了、和松鼠 

 

山不是家 

家應該是一棟密閉的高樓 

有警衛、走廊、病房 

所有讓我們感到安全而樂於生活的藥方 

 

在你們眼裡 

「樂」不是形容詞 

「生」也不是動詞 

只是一些名詞，並且過了時 

而我們，則是一些多餘的標點符號 

經過修改、刪除 

可以寫成更優雅通順的歷史 

 

*樂生療養院座落於新莊丹鳳山坡，日據時代起即為漢生（痲瘋）病患隔離所。1994

年捷運局在地方民代壓力下，罔顧環境評估及住民人權，選定為機廠，並於 2002 年開

挖。院方威脅勸誘病患移居高樓，部分病患不願搬遷，被指為阻撓捷運通車的罪人。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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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忘記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會忘記德國人曾經屠殺猶太人 

而猶太人又如何屠殺巴勒斯坦人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會忘記美國人曾經屠殺伊拉克人 

而伊拉克人又如何屠殺庫德族人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會忘記日本人曾經屠殺中國人 

而中國人又如何屠殺西藏人 

 

我會拿起槍桿 

屠殺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泰勞、菲傭、越南新娘、美語教師 

和所有他們的學生 

所有不願挪開位置的痲瘋病患 

所有同情農民的楊儒門 

以取得一塊乾淨的領土 

一個統一而獨立的民族 

我會把他們殺光 

以致沒有記憶可供傳揚 

如果有必要的話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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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包炸彈客 
 

每個郵包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當你拆開 

你的手會炸飛 

心會炸穿 

美好的人生會炸爛 

這場災難你百思不解── 

你賣力上工，認真對發票 

穿流行的球鞋牛仔褲 

吃熱騰騰的漢堡 

你和家人一同觀賞歡樂的節目 

還濟助新聞提起的海嘯或地震 

你愛好和平 

然而這世界卻以暴力回報 

 

這世界卻以暴力如此 

保障你的和平 

離地三尺，你看見遠一點點的地平線 

你曾經寄出的每一個炸彈郵包 

到過的地點── 

 

每顆漢堡就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當你咬下 

地球另一端的雨林便為之爆炸 

15倍的水分瞬間燃燒蒸發 

雨林闢為豆田，牧草轉為沙漠 

肥胖的人在健身房原地奔跑 

壁紙上是滅絕的草木蟲鳥 

 

每件牛仔褲就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聽聽撕開包裝的爆裂聲 

多少家庭被炸得殘缺不全 

那些日夜趕貨的工人 

整年賺不到一張返鄉的車錢 

那些生產線上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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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離不開這座遊樂園 

那些連鎖大賣場 

推倒了無數世代經營的小店 

穿上名牌牛仔褲 

你也成了西部遊俠 

無遠弗屆地征服 

不屬於你的領土 

 

每座電視也是一枚小小的炸彈 

當你按下遙控器 

強光一閃 

炸彈就在遠方爆炸 

政客的口水，明星的排行 

讓你看不見別人每天的飢饉與流亡 

美食烹飪和遊戲比賽 

讓你相信生命就是如此美好而漫長 

偉大的白人英雄 

蒙面的恐怖份子 

一幕幕緊張刺激的警匪片 

讓你捨不得離開去拿爆米花 

唯一的出路是廣告 

可以意淫那些手機、新車、信用卡 

革命在遠方開花 

炸彈在遠方開花 

你繼續享受和平 

直到寫著寄件人是你的郵包 

被退回 

並且 

爆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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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序 

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 
 

寫詩從來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時刻，也不是最壞的時刻。通常是一種無以

名狀的情感在尋找出口，於是所遇的萬事萬物都成了表徵。詩的旅程最美好之處

莫過於，它給予的遠比你所期望的要多，甚至會覺得依傍詩這塊奇妙靈動的水

晶，世界正與我同悲同歡。 

然而我逐漸醒覺，這只是一名年少詩人一廂情願的想像。世界非但不可能與

我合聲同氣，反而處處跋扈橫行。無知不能令人置身事外，只會讓自己成為幫兇。 

 

1998年我因一個奇妙的機緣走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時感悟寫下五首〈遠

離耶路撒冷〉，對弱勢民族的處境開始益加留心；911之後又寫了〈恐怖份子〉（俱

收於《與我無關的東西》）。隨著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撤出加薩走廊

又入侵黎巴嫩，車臣反抗軍劫持劇院及小學，加上兩岸情勢與島內紛爭緊密激

盪，讓我日漸明瞭，台灣實為世界族群、文化、經濟、政治衝突之具體而微的一

環。鑽研凱倫‧阿姆斯壯的伊斯蘭論述，薩依德的以巴問題訪談，杭士基對美帝

國主義的批判，而後，我也開始走訪諸多文化互相衝撞或複合的國度，將所學所

聞與他們的山川、人文互相印證。98 年的以巴印象更不斷回來襲擊我，每一次

都帶著更強的力道。 

據稱阿拉伯詩人善於洞悉部落成員潛意識的意欲，化為魔法般的詩句，令人

聆聽時猶如被曠野間遊蕩的精靈附身。行走土耳其、庫德斯坦、亞美尼亞、及卡

拉巴殘留烽火的土地時，我卻感到被附身的人是我。那些美麗與殘酷、痛苦與榮

光、融合與對立的一體兩面，莫不鮮明地反映出我自己的生存經驗。 

2004 年高達《我們的音樂》片中，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意味深長地指出，

歷史都是由勝利的一方書寫──要了解特洛伊城陷，向來只能仰賴希臘詩人荷馬

──然而我們豈不當以特洛伊的詩人自許？身處無退路無倚仗的圍城小島，這句

話如斯清明，召喚出我潛藏的心聲。詩人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說出的話

語，能否和這傾斜的世界相抗衡。 

 

從前我對詩的喜好，往往來自文字、音韻牽引出的朦朧美感，一種抒情氛圍。

而今我以為，這種氛圍掩蓋或避開的，遠比其所揭露的多。理應對裝模作樣的人

世進行「冒犯」（或者文雅一點說，「探索」與「挖掘」）的文學，卻順服了自身

的成規，形成另一種裝模作樣的「詩意」。這樣的文學，也只是鼓勵讀者繼續沈

湎在世界的一致性當中。德語詩人傅利特（Erich Fried）即以〈現狀〉一詩指出： 

 

誰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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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像它現在的模樣 

繼續存在 

他就不想要 

世界繼續存在 

 

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藉口迴避。一如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

云：「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詩

人誓言發掘事物的隱密靈魂，但若對怵目驚心的現象與問題都視如不見或無力回

應，若其力量甚至比不上一行塗鴉標語或新聞跑馬燈，詩也終究只能如大多數人

（包括詩人自身）所認為的，不過是人生的裝飾品而已。 

此刻，我並未覺得詩不可為，反而覺得詩更形重要。記得試以「微物史詩」

態度寫作前一本詩集時，讀到亨利．波卓斯基的《利器》，曾讓我眼界大開──

迴紋針、釘書機、拉鍊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物件，卻是在迂迴了不知多久之後，

才被某個發明家忽然找出如此簡單卻幾近完美的形式。詩人不也如此，不是繞遠

路的人，而該要截彎取直，發現更直接剖析、針砭、重組或縫合真實的利器。寫

作不是為了添加世上原已車載斗量的文字，而應以更精簡的方式直命要害，終結

這些繁縟的夾纏。因此，比起瑰麗優美的辭藻，我寧願回頭學習詞不達意的小學

生作文，後者至少更直接地面對他所感受到的真實。 

不再妄想詩能納進世界的一切脈絡──即使納得進又如何？我退而希望詩

能被納入世界的脈絡中。不再甘於詩的無用之用，我希望詩也能有其有用之用。

少年時我以遊戲性的寫作，回應赫塞、紀德對於個人自由的召喚。前輩瘂弦曾準

確點出這種寫作態度──「詩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面對逐漸曝顯在眼前的現

實，我卻難以再這麼悠然自得。遊戲只能贏得個人的自由，更多人的自由則需要

戰鬥。忍一時不會風平浪靜，退一步也換不來海闊天空。如今，我希望詩可以作

為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因為甚至不會做白米炸彈，我只能試著用詩來製造

武器，並希望它經得起反復使用。 

回想起來，寫詩從來不是在我生命中最好或最壞的時刻，但是卻得以幫助我

徘徊在這些時刻當中。它給予的遠超過我所期望的。詩中的我比實際上的我更激

烈、更敏感、更脆弱、也更勇敢，世界在詩中也變得更複雜或更簡單。但是至少，

這是詩與世界正面相對的一刻。我等著看誰會被誰改變。 

 

鴻  鴻 2005.12 


